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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政治文化的当代转型
①

潘亚玲

〔内容提要〕冷战结束后不到 30年的时间里，美国经历了从“历史的终

结”到“恐惧合众国”的大起大落。这对美国政治文化造成了重大冲击，推

动美国政治逐渐从传统的共识建构型向极端对抗型转变，并明显体现在政

治价值观、政治制度和政治行为等三个方面。美国政治文化当代转型使美

国政治制度僵化、社会形态碎片化等对政治文化的影响被进一步放大。美

国面临着发展轨迹的逆转，导致其政治文化转型以及内政外交充满不确

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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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特朗普( Donald Trump) 在 2016年美国大选中的异军突起，大多数理论家、观

察家和评论家都有一种无力感。② 在笔者看来，这反映出美国政治文化的当代转型

发生在两个巨大的反差之下: 一个是短期性的，即在冷战结束后不到 30年的时间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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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经历从“历史的终结”到“恐惧合众国( The United States of Fear) ”①的大起大

落，美国在冷战结束后所享受的“历史假期”( holidays from history) ”②已然终结，美国

霸权地位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另一个则为长期性的，即自建国直到冷战结束，尽

管略有挫折，但美国始终一路高歌，从一个新建的弱国发展为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然

而，进入 21世纪后的种种发展似乎表明，美国国家发展基本态势正发生逆转。③ 这

推动了美国政治文化从共识建构向极化的当代转型进程，自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

来，茶党和占领华尔街运动、2016年总统大选中“特朗普现象”与“桑德斯现象”等在

很大程度上都只是这一转型的征兆，而特朗普最终当选则是其标志性事件。考虑到

美国政治文化此前的发展均以美国日益兴盛和强大为基础，进而事实上是对美国政

治文化各个方面的反复确认，其当代转型不仅发生在前所未有的物质环境挑战之下，

更缺乏任何可参照的历史经验，因此可能充满重大的不确定性，甚至出现极端化

发展。

一 基本特征:从共识建构到极化

尽管美国社会非常多元，但特朗普政府全然没有蜜月期，在就任如此短时间内激

发如此大的政治和社会分歧，这是美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④ 美国正变得日益分裂，

已然成为美国政治文化当代转型的界定性特征。或者说，美国政治文化当代转型的

基本特征是从共识构建到极端对抗。长期以来，美国各政治派别、特别是国会内部的

党派斗争都旨在通过谈判、联盟建设等寻求实现一种共识性政策，目的是实现一种合

作性的最终决策。⑤ 但在冷战结束后，特别是进入 21 世纪后，随着新保守主义的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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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和选举压力越来越大，政客们逐渐更加关注自身选举利益而非合作性立法，使得传

统的最后一秒实现妥协的可能性大为降低，相反却多次出现如政府关门或奥巴马政

府医疗改革搁置等政策僵局。政治妥协越来越遥不可及，政治瘫痪常常阻碍必要的

改革措施的推行。① 美国政治文化当代转型的这一基本特征，在政治文化的三个维

度②———政治价值观、政治制度和政治行为———均有明显表现。

第一，美国人对传统政治价值观的信仰强度明显下降，各种相互冲突的极端化思

潮频繁出现。

尽管不同群体对美国传统政治价值观的理解可能存在差异，美国人长期对“身

为美国人”( to be an American) 相当自豪: 21世纪前，这一指标始终保持在 90%以上;

进入 21世纪后略有下降，但在 2001 直至 2016 年期间，仍始终保持在 80%以上。在

特朗普当选后，相关调查显示该指标进一步下跌，到 2017 年 3 月为 75%。③ 尽管背

后可能存在多种原因，但这充分说明对“身为美国人”背后的政治价值观的信仰度在

下降。与此同时，各种极端化思潮不断发展，甚至出现诸多尽管可能是昙花一现的政

治运动。仅以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的短短不足十年时间为例，茶党、“黑人的

命也是命”( Black Lives Matter) 、占领华尔街、“我们的沃尔玛”( Our Walmart) 、“为 15

美元而战”( Fight for $ 15) 等运动相继出现，④充分显示出美国人政治价值观的混乱

与冲突。在这些极端化情势的发展中，最值得重视的或许是茶党运动、占领华尔街运

动及特朗普当选为美国第 45任总统。

2009年出现的茶党运动是近年来美国政治中最具争议性和最富有戏剧性的发

展。支持者欢呼美国核心价值观的回归; 反对者视其为种族主义和无效的抗议，反对

一个正出现的多元文化、多元种族的美国和新的政府主导时代。出于对美国未来发

展的怀疑和焦虑，茶党运动反对政府的高税收、高福利政策和政府大规模的经济干

预，要求限制联邦政府权力、权力下放给地方和州政府，压缩国家债务，减少政府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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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降低税收; ①由于政府本身就是问题，因此茶党相当强调自力更生、反精英主义和
个人主义。正如《给我们自由: 茶党宣言》( Give Us Liberty: A Tea Party Manifesto) 所
声称的，“茶党重视机会平等，而非结果平等”。② 茶党人经常引用西塞罗的一段话:

预算应该平衡，财政应该填充，国债应该削减，官场的傲慢应该加以遏制和控制，对外

援助应该减少。否则，罗马将会破产。人民应该重新学会劳动，而不是倚赖公共救助
过活。③ 在许多茶党人看来，这段话里只要将“罗马”一词改为“美国”，就能充分表
达当今茶党运动的一些主要诉求。④

与茶党运动的右翼民粹主义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持左翼民粹主义立场的“占领
华尔街运动”同样源于对美国霸权相对衰落的回应。“占领华尔街运动”的宗旨是抗
议华尔街大金融机构贪婪无度、缺乏自律，旨在敦促美国政府加强对金融机构的监
管; ⑤认为正是由于权势精英掌控着政府才导致政府“成了大商业的伙伴甚至手
段”。⑥ 占领华尔街运动最经常使用的口号是不平等和“1%”，其他还包括“政治金
钱”“公司贪婪”、学生债务、教育机会等。⑦“占领华尔街运动”所要抵抗的，是“美国
人生活中已习以为常的可笑的不平等”。⑧ 但由于“对国家的绝对敌视”和“坚持道
德纯洁的倾向”，“占领华尔街运动”带有深厚的无政府主义气质，使其难以提出真正
团结大众的政治观点。⑨

与茶党运动和占领华尔街运动相比，特朗普当选很大程度上是各类极端要素或

力量权宜性联盟的结果。例如，由于反精英主义或反建制主义、“白人至上”等都是
“特朗普现象”的重要特征，因此部分茶党人士将 2016 年总统大选视作茶党复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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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机会。①

第二，对美国政治制度日渐怀疑。

美国人历来自视为独特和优越的，特别是在进入 21 世纪前，美国在世界上的国
力和地位始终处于一种上升状态，这更加强化了美国人自我认同的独特感和优越感。

但随着九一一事件和全球金融危机的发生，美国人一方面丧失了生活环境和经济方

面的安全感，另一方面对外部世界的“不友好”相当迷茫，对“他们为什么恨我们”的
问题百思不得其解。② 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人日益怀疑美国梦是否依然真实，美国制
度是否仍值得全世界学习，美国是否是世界事务的积极影响者，等等。③例如，在 2009

年斯特拉斯堡( Strasbourg) 北约峰会的记者招待会上，当被记者问及是否相信美国例
外论时，奥巴马总统回答说，他相信美国例外论，就像英国人相信英国例外论、希腊人
相信希腊例外论一样。④ 这一回答立即引发了美国内对奥巴马是否爱国的质疑。尽
管奥巴马后来多次反复强调传统的美国例外论，但仍使美国人心中对自我身份、政治
体系的怀疑暴露无遗。⑤

一方面，美国人对自身国家发展的信心明显下降，对国家政治制度日渐怀疑。皮
尤研究中心和盖洛普的持续民意调查均显示，自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美国人
对国家未来发展的预期普遍更为悲观。根据皮尤研究中心的数据，1991 年至 2007

年间，平均的悲观比例 52．2%; 而在 2008～2016年间则达到 68．6%。盖洛普的调查显
示，悲观情绪上升更加严重，从 1991 ～ 2007 年间平均 52．1%上升到 2008 ～ 2016 年间
的平均 75．3%。⑥与此同时，美国人对自身国家发展方向是否正确也日益持怀疑态
度。2001年九一一恐怖主义袭击事件发生后，超过 70%的人相信美国的国家发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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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是正确的，但到 2016年，则是有超过 70%的人认为是错误的。① 2017年 4月回落到
60%左右，这在很大程度上与政党极化导致的共和党人力挺特朗普政府有关。② 同

时，美国公众对奥巴马总统的信任度自 2009 年下半年便持续下滑，一直持续到特朗

普当选。特朗普总统在执政头 100 天的支持率则创下历史新低。自 2006 年以来，

认为参众两院政策倡议将引领国家迈向错误方向的美国人比例始终在 50%以上。

自 2011年起，对最高法院的信任度也在下跌; 自 2015 年起，不信任度开始超过信任

度。③ 政党的吸引力也迅速下降，无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的党员数量都呈下降态

势，而独立党人的数量则自冷战结束以来首次超过 40%。④ 在联邦政府与地方政府

两者之间，公众日益倾向相信地方政府。⑤

另一方面，美国人对美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和作用也不再那么自信。皮尤研究中

心的调查显示，2014年，只有 28%的美国人认为美国是最伟大的国家，大多数美国人

认为美国只是世界上伟大的国家之一，而还有 12%的人甚至认为，有其他的国家比

美国更加伟大。⑥在 2013年的一个调查中，首次有超过半数( 53%) 的人认为，相比十

年前，美国的国际地位不那么重要了。这是自 1974年以来第一次出现这样的调查结

论。2016年的调查数据结果有所回落，但仍有 46%的人认为，美国的国际地位相比

十年前不那么重要了。⑦ 越来越多的美国人认为，美国参与国际事务极可能“使事情

变得更糟糕”，2014年这一比例为 40%，到 2016年进一步上升为 49%。⑧

第三，与前两者相关，美国人的政治行为正日益朝向两极发展。

对美国而言，冷战结束“似乎暗示真的没有什么东西值得为之奋斗。”⑨一些美国

人为丧失敌人而悲叹: 由于敌人的明晰性，冷战“有种优雅的简单”，而新世界“更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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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更为无形、更为模糊”。① 这使美国陷入焦躁不安之中，四处寻找新的“敌人”，

其政治行为由此朝向更为激进和对抗的方向发展。美国在九一一恐怖袭击事件后建

立了各类临时性“志愿者联盟”( coalition of willing) 以应对各类全球性挑战，以“亚太

再平衡”战略预防性地管理中美权势转移，②这些都是其外在体现。在美国国内政治

中，精英们往往认为，正是由于公众“丧失了团队精神”、“放纵对消费的欲望”，导致

了美国在冷战结束后的“道德危机”。③ 这种“道德指控”使美国内既有的政治和社

会分裂进一步加剧，激发了更多的激进和对抗性政治行为，这明显体现在 2016 年总

统大选特别是特朗普的选举策略中。④ 在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后，美国社会的分裂

正变得更加明显。根据皮尤研究中心 2017年 2月的一项调查，特朗普在共和党中拥

有很高的支持率，但跨党派支持者却相当少; 支持特朗普的民主党人仅为 8%，这可

能是自美国独立以来最低的跨党支持率。⑤

二 核心动力:从持续兴盛到相对衰落

特朗普的当选使诸多观察家突然意识到美国政治文化的当代转型进程。尽管自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经济困难在很大程度上可被视作美国政治文化转型的重

要诱因，但从更长远的视角看，则是美国自身兴衰趋势变化推动了这一转型。冷战结

束后，美国为“历史可能终结”而欢呼; 但进入 21 世纪后，美国不仅遭到九一一恐怖

主义袭击和全球金融危机冲击，更面临新兴大国崛起的挑战，美国国家发展基本轨迹

似乎正在转变，即持续二百余年的上升态势可能发生改变。换句话说，美国国家发展

方向可能正从兴盛转向相对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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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美国政治文化当代转型的根本动力来自于进入 21 世纪后其霸权的相对

衰落。

自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包括美国在内的国际社会最为关注的就是美

国霸权的相对衰落。20世纪 70 年代开始，关于“美国兴衰”的讨论持续不断，但这

一次似乎更加真实。① 例如，金砖五国( 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和南非) 1995 年的

国民生产总值仅占世界总量的 10．88%，到 2007 年上升至 13．47%，到 2015 年快速上

升至全球的 22．26%。② 各类有关新兴国家超越传统西方大国的预测不胜枚举。例

如，高盛公司预言，除南非外的金砖四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将在 2040 年超过最大的六

个发达国家。③ 以购买力平价计算的新兴大国经济实力也被进一步放大: 2004 年新

兴大国的经济规模就已达到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的 55%，并将在 2020年前超越

后者。④ 正是这一经济实力的此消彼长，导致西方世界普遍对美国霸权的延续感到

悲观，认为美国统治的时代正在终结，因为“其他国家( the rest) ”正在崛起，他们在组

织其社会、生产财富、积累财产等方面都表现更佳。⑤ 在“从西方到其他国家”的权力

转移似乎不可逆转的悲观视角下，美国自身的种种问题有着更为深远的战略意义。

一是美国自身经济增长势头的历史性放缓: 自 2003 年以来，美国的劳动生产率增长

就持续放缓，在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更是长期在 1%左右徘徊，2016 年甚至接近

于 0，达到自 1929～1933年大萧条以来的最低点; 同时，自 2010年以来持续 6 年平均

低于 1%的劳动生产率增长，在整个美国历史上也是相当罕见的; ⑥二是美国经济竞

争力持续削弱，特别是基础设施老化和教育质量相对下降。尽管美国经济的整体竞

争力在 2016年仍排名全球第三，但其引以为傲的基础设施正在退化: 道路与桥梁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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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修整，有的已经坍塌; 航空、铁路、能源系统正在老化; 互联网接入和网速在 34个最

发达的国家中位列第 16; ①美国的教育质量也正在下降: 整体教育质量位居全球第

28位，而小学教育位居第 38位; ②三是美国社会贫富分化日益加剧，达到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的高点。③ 例如，在 1979 ～ 2011 年间，最富有的美国人工资翻了一番，但普

通工人却仅增加 6%。1979～2013 年间，最富有的 1%高收入家庭的税后收入是中间

60%的中等收入家庭的五倍多，是最底层 20%低收入家庭的四倍多。最富有的 1%高

收入家庭的税前收入占全美家庭总收到的比重在 2014 年约 23%，仅低于 1928 年的

历史峰值一个百分点; ④四是美国联邦政府的财政状况正变得日益窘迫。如下

图所示，联邦政府的债务从 1970 年时占国内生产总值( GDP ) 的 36%上升到

2000 年的 55%，2012 年后超过 100%。如果以绝对值考察则更加惊人: 自

2009 年起，美国连续四年债务总额超过 1 万亿美元，预计这一数字到 2017 年

底将突破 20 万亿美元。⑤ 如果加上公共卫生支出、社会保险及债务成本等，美国

政府的财政前景的确令人担忧。

图 美国政府债务额及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 1970～ 2020年) ( 单位: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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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美国似乎已不再是世界上最好的国家。根据《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

( U．S． News and World Ｒeport) 所做的“最好国家”( Best Country) 排名，美国的最新排

名为世界第七位，相较 2016年下降三位。其中，美国引以为豪的公民权利排名世界

第 16位，生活质量排名第 18 位，商业开放度排名第 35 位，尽管其实力( power，第一

位) 和文化影响力( 第三位) 仍相对较大。①

第二，日益加剧的政治制度僵化与政治极化，为美国政治文化当代转型提供了制

度环境。

在美国霸权相对衰落的同时，美国正不断暴露的政治制度弊端也日益显现。建

国之初，美国的政治制度结合了欧洲的传统和美国的创新，引领西方民主制度发展。

但在过去二百多年里，各种权势集团、利益集团日益强大，各种政治制度、选举安排等

日益僵化，总体上导致了美国政治制度僵化与政治极化。这首先体现在美国政党极

化在进入 21世纪后达到新的历史高点，并导致明显的政策僵局。根据皮尤研究中心

的系列调查，在 1994～2016年间，民主党变得加左、共和党变得加右: 2014 年有 92%

的共和党人趋于极端，而 1994年时这一比例为 64%; 民主党人中 2014年有 94%的趋

于极端，1994年时为 70%。② 由此，民主党与共和党都更加“敌视”对方。1994 年，有
74%的共和党人讨厌民主党人，只有 21%的极度讨厌; 到 2016年，极度讨厌的比例上

升到了 58%，总体上讨厌民主党的人达到了 91%。民主党阵营也是如此，1994 年时
16%的人极度讨厌共和党人，共计 59%的人讨厌共和党人，到 2016 年这两个数字分

别上升到了 55%和 86%。更有甚者，越来越多的人视另一政党为“国家福祉的威

胁”: 持这一观点的共和党人在 2014～2016年间增长了八个百分点，而持这一观点的

民主党人则增长了 10个百分点。③

美国的政治极化不只是体现在政党政治层次，还蔓延到整个社会。皮尤研究中

心的调查也显示，在 1994～2014 年间，美国人中持极端政治立场的比重已经从 10%

增加到 21%; 中间派则大大缩水，从 1994 年的 49%下降到 2014 年的 39%。④ 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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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美国的人口地理分布也显示出一种明显的社会对抗趋势。选民在国内依据政治

态度而有目的的迁移导致了地区性的态度极化，南部地区在一系列的社会、文化和政

治问题上，与东北地区、西海岸、中西部地区尖锐对立，与山区州也有重大差异。①

第三，美国的人口结构变化及相应的观念变化，进一步推动了美国政治文化的

转型。

根据美国人口统计局的数据，1960 年的美国仍很大程度上是一个黑白分明的国

家，其中白人占 89%，黑人约 11%，其他的种族或族裔团体占人口比例极少。但在

1965年《移民与国籍法案》颁布之后，来自亚洲和拉丁美洲的新移民大量涌入，导致

美国人口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自 1970 年起，美国日益转变为一个多族裔的社会。

到 2000年，非西班牙裔白人( non-Hispanic white，指不是西班牙裔或拉丁裔的美国白

人) 占美国人口的 70%，黑人和西班牙裔各占约 12．6%，亚裔增加到 4．1%，土著美国

人也增长到 1．2%。根据美国人口统计局评估，美国人口的种族和族裔多样性在未来

40年里仍将继续。美国正朝向“少数中的多数( majority-minority) ”国家②的方向发

展: 预计到 2050年，非西班牙裔白人将占 49%，西班牙裔 30%，黑人 14%，亚裔 9%，

土著美国人 1%，土著夏威夷及其他太平洋岛屿人 0．4%。③ 人口结构的巨大变化正

在改变美国选民并重塑美国政党。例如，大部分新晋选民支持民主党，这是奥巴马两

届总统大选获胜的重要原因。④ 在 2016年总统大选中，人口结构变化也产生了重要

影响。支持特朗普的选民数量或比例与其受教育程度成反比，其中 91%的支持者为

白人，58%的是男性，且年龄偏大。从族裔构成来看，特朗普的支持者主要来自于德

国裔、斯堪的纳维亚裔、爱尔兰裔和意大利裔美国人。⑤

在族裔结构变化之外，美国人口的年龄结构、教育结构也因美国发展趋势变化而

·45· 美国研究

①

②

③

④

⑤

Ian McDonald，“Migration and Sorting in the American Electorate: Evidence from the 2006 Cooperative Congres-
sional Election Study，”American Politics Ｒesearch，Vol． 39，No． 3 ( 2011) ，pp．512～533．
William H． Frey，“New Projections Point to a Majority Minority Nation in 2044，”Brookings Insitute，December
12，2014，available at: https: / /www．brookings．edu /blog / the－avenue /2014 /12 /12 /new－projections－point－to－a
－majority－minority－nation－in－2044 /; “U．S． Steps Closer to a Future Where Minorities Are the Majority，”Time，
June 25，2015，available at: http: / / time．com /3934092 /us－population－diversity－census / ; Carolina Moreno，“10
Ｒeasons You'll Love Majority－Minority America，”Huffington Post，May 7，2015，available at: http: / /www．huff-
ingtonpost．com /2015 /05 /07 /majority－minority－america_n_7205688．html．
“An Older and More Diverse Nation by Midcentury，”U． S． Census Bureau，August 14，2008，available at:
http: / /www．census．gov /newsroom /releases /archives /population /cb08－123．html．
Ｒuy Teixeira，“Demographic Change and the Future of the Parties，”Working paper prepared for Future of the Par-
ties conference at Kenyon College，March 8～10，2010．
Jayman，“The Donald Trump Phenomenon: Part 1: The American Nations，”The Unz Ｒeview: An Alternative Media
Selection，March 11，2016，available at: http: / /www．unz．com / jman / the－donald－trump－phenomenon－part－1－
the－american－nations / ．



对政治文化转型产生重要影响。例如，2016年，美国“千年一代”( Millennials 或 Gen-

eration Y，在 18～35岁之间) 人口约 7980万; 而“婴儿潮一代”( baby boomers，在 52 ～

70岁之间) 人口为 7410万; 同时，由于移民涌入，“千年一代”的人口数量直到 2036

年都将保持增长。① 由于美国经济发展动力变化、新兴技术发展等原因，将成为美国

政治生活的核心要素的“千年一代”的生活方式都与前辈们存在重大差异。

三 未来发展:从共识联盟到权宜联盟

美国政治文化的当代转型既是重要的但又具有不确定性。然而，无论潜在的对

抗将多么剧烈，预言美国可能因此而出现政治危机将是危言耸听。由于传统基于共

识的政治联盟建构显然难以在短期内复苏，因此美国政治文化的当代转型极可能转

向在各个极端之间寻求某种基于短期利益的权宜性联盟。

第一，尽管难以识别哪些既有或潜在的政治思潮可能主导美国政治文化的转型，

但围绕政治思潮的市场或听众竞争必然更加激烈，其结果是营销型政治与诡辩型政

治将主导美国政治文化的转型。

特朗普总统从 2016年总统大选中胜出及其早期执政显示出当前政治生活的一

个普遍特征，即对主流媒体、官方机构、商业团体等“建制派”的普遍不信任。② 盖洛

普的民意调查显示，公众对主流媒体的信任度长期保持在 60%以上，但自 2007 年起

跌至 50%以下，2016年大选年再次推动其下跌至 40%以下，到大选前达到新低 32%。

新近一轮下跌的重要原因在于，特朗普及共和党对主流媒体的强烈“敌视”态度。③

需要指出的是，公众对主流媒体日渐不信任，更根本地来自于技术革新导致的信息获

取难度下降及由此而来的信息市场规则变化。随着社交媒体的快速发展，公众更愿

意相信易于获取和具有明显个性化的信息，如特朗普所依赖的推特。就政治文化而

言，这意味着营销政治与诡辩政治的重要性上升。

一方面，技术特别是信息技术的发展推动了经济、社会的技术化，在政治舞台上

有着更为直观的表现，即政治和外交活动的可视化使各种以图形和图像表示的、随时

·55·美国政治文化的当代转型

①

②

③

Anthony Cilluffo and D'Vera Cohn，“10 Demographic Trends Shaping the U．S． and the World in 2017，”Pew Ｒe-
search Center，April 27，2017，available at: http: / /www． pewresearch． org / fact － tank /2017 /04 /27 /10 － demo-
graphic－trends－shaping－the－u－s－and－the－world－in－2017 / ．
Anna Nicolaou and Chris Giles，“Public Trust in Media at All Time Low，Ｒesearch Shows，”Financial Times，Jan-
uary 16，2017，available at: https: / /www．ft．com /content / fa332f58－d9bf－11e6－944b－e7eb37a6aa8e．
Art Swift，“Americans' Trust in Mass Media Sinks to New Low，”Gallup，September 14，2016，available at: ht-
tp: / /www．gallup． com /poll /195542 /americans － trust － mass － media － sinks － new － low． aspx? g _ source = mass +
media＆g_medium=search＆g_campaign= tiles．



间和空间变化的信息快速呈现在人们眼前，一种“眼见为实”的政治文化在现时代得

到了迅猛发展。与现代交通技术相结合，政治的可视化不仅以一种虚拟形式出现，更

以真实的形式的出现。由此，政府官员及政治精英不得不迅速采纳更为先进的政治

营销手段。① 那些能够快速、直接地与最大多数的普通公众沟通的营销手段，更容易

得到政治人物的欢迎。需要指出的是，美国政治精英对自身的营销经常言过其实，形

成一种营销政治; 而每次总统大选期间总统候选人之间的相互揭露或负面广告，充分

印证了营销政治在美国政治生活中的广泛存在。

另一方面，营销政治的发展也推动了诡辩政治的兴起。随着营销政治变得日益

重要，任何以选举获胜为核心关切的政治家或政客都必须实用主义地利用一切有利

因素推销自身，基于信息不对称的诡辩政治的吸引力进一步上升。诡辩政治是形式

民主发展到极致的后果之一，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雅典人围绕西西里远征的辩论便

是其有记录的最早典型。② 随着政治大众化、民粹化和道德化的发展，利用诡辩政治

而非实实在在的政治成就赢得大众支持，已经成为美国民主政治的一种捷径。进入
21世纪后，美国的诡辩政治日益显著，小布什执政期间尽管错误不断，但反恐和国土

安全、道德选边等成了他为自己辩护的最佳言辞; 在一些美国人看来 ，奥巴马总统往

往用言辞来激发美国人乃至国际社会对美国的变革期望，但缺乏实质性的政策内

涵。③ 在 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中，特朗普的战术更是诡辩政治的典型，他为迎合部

分选民而不时语出惊人，而且更经常抛出自相矛盾之论。尽管如此，却总能涉险过

关。就任总统之后，特朗普也仍然坚持这一行事风格。

第二，与政治思想市场竞争日趋白热化相同步，美国民主的表象与实质将进一步

脱节，美国政治制度僵化与极化现状可能进一步加剧。

如果说奥巴马成为美国首位黑人总统更具象征性，那么特朗普入主白宫将对美

国政治制度产生深远影响。奥巴马曾指出，从内部是无法改变华盛顿( 美国政治制

度) 的，这种改变只能来自外部。④ 的确，作为外来者的特朗普，无论其执政时间会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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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长，他都可能对美国政治制度产生持久影响。但这种改变多大程度上是“正确”

的，却存在疑问。① 考察特朗普执政头 100天的成果清单，发现这更多是虚拟民主的

进一步制度化。如同小布什总统一样，尽管并未赢得多数选票，但特朗普仍以“美国

人民的授权”为名对贸易、移民、政府开支、税收等展开了激进的改革。②特朗普的施

政方法更多是运用行政部门的单边主义，从而事实上抛弃了美国政治安排中的“三

权分立”。因此，尽管美国民主政治的大众化趋势正得到强化，但其民主精神的贯彻

却是成问题的，虚拟民主或形式民主将会更加盛行。

民主政治的大众化原本是美国作为民主国家的题中应有之义，但其真正实现的

历史并不长。直到 1965年《选举权法》通过之后，公民普选权才得以真正实现。由

于冷战时期严峻的国际形势压倒了国内考虑，因此到冷战结束前，美国公民的民主权

利更多是在选举这一天得到体现。③ 冷战的结束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这一现状，一方

面得益于技术的发展，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外部敌人的消失。随之而来的是各种利益

集团所开展的政治游说拥有了重大的发展空间，④特别是族裔游说的发展极大地凸

显了美国政治的大众化发展。

在民主政治大众化发展的同时，民粹化趋势也日益明显。冷战结束以来，各种有

着特定的相对极端政治立场的大众政治运动不断出现在美国政治舞台上，如宗教组

织特别是宗教性非政府组织、( 新) 保守主义运动、茶党运动、占领华尔街运动等。民

众现在对美国政治乃至外交的影响力日益凸显，导致的结果往往是极少数人的利益

诉求可能重大地影响美国乃至全球大量人口的利益，这不仅包括新生的各类政治运

动，也包括历史相对更为悠久的利益集团游说和族裔游说。

大众化和民粹化对政治文化转型的后果很明显，特别是对美国政治体制而言: 一

方面是在正式的政府结构之外滋生了很多公众参政平台，如利益集团游说、政治行动

委员会、民间倡导团体、非政府组织等; 另一方面，在非正式政治平台快速发展的同

时，政府机构本身也因采取适应动作而发生着变化，特别明显的便是对选举制度的改

革，如网上投票、网上政治捐款等的运用。例如，茶党运动在短短时间内产生了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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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政治影响，它的运作主要还是通过传统政治平台的渠道; 甚至有学者认为，茶党运

动的集会活动虽然声势浩大，但对该运动影响力的提升几乎没有实质性帮助。①

第三，在政治思潮日趋极端、政治制度日益虚伪的背景下，美国人的政治行为也

将更加极端，以破窗政治应对僵局政治将变得更加频繁，进而也更具冒险主义特征。

美国政治文化朝极化方向发展，意味着政治僵局将更为经常地出现在美国人的

政治生活之中: 一方面，很大程度上源于技术化和可视化的信息冲击，加上营销政治

和诡辩政治的快速发展，信息轰炸将成为美国政治必须解决的重要难题; 另一方面，

极端而非中庸的政治立场，往往更能保证特定议题被选民及其他听众所接受，而其后

果正是美国传统的共识政治或妥协政治的消失。进入 21世纪以来，政治僵局在美国

政治中屡见不鲜。奥巴马政府期间，2012 年政府因预算争执被迫关门，而其他如移

民改革、枪支管理、气候变化立法等均无法推进，美国国会甚至无法就打击“伊斯兰

国”达成一致。尽管特朗普成功避免了上任之初即面临政府被迫关门的窘境，但由

于民主党未来阻止共和党及特朗普的能力明显提升，增加了政府未来关门的可能性;

特朗普也因此而呼吁“良性的关门”，暗示需要对国会进行重大改革。②

有美国学者认为，要解决这一可能常态化的僵局政治相当困难，权宜性和实用主

义的方法便是“以点破面”，或“破窗政治”。③ 这一方法之所以受欢迎，根本上在于

它并不需要一种整体性思维，特别是当结合美国总统任期限制时，以破窗政治解决僵

局政治，不失为一种短期内有效的方法。同时，这也与美国政治文化的极端化发展本

身是一致的。但需要指出的是，这一方法有着重大的冒险性，如果所选择的破局点并

不正确，不仅会导致资源、精力的浪费，更可能对内对外都产生严重的消极后果。例

如，移民问题成为特朗普重塑美国内政的重要手段之一。但其后果极可能是，“美国

黑人、棕色人种和同性恋在过去的 40年里赢得所有权益将丧失殆尽。蔑视妇女的现

象将重新抬头，‘黑鬼’和‘犹太佬’这两个词将重新出现在工作场所”。④ 就在 2016

年总统大选结束后的十天内，美国共发生了约 900 起因种族仇恨激发的暴力袭击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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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其中 40%直接与特朗普在竞选期间的种族主义、排外主义言论相关。① 在对外方

面，美国很可能会“唤醒对海湾战争的辉煌记忆，鼓动军事冒险，求得短期繁荣”。②

事实上，美国自冷战结束以来的所有大战略选择，几乎都是一种“破窗政治”的产物:

老布什政府强调危机管理、克林顿强调全球化、小布什强调全球反恐，③奥巴马则力

推“亚太战略再平衡”。尽管特朗普的大战略尚不明确，但其快速的突破点测试仍能

看到明显的破窗政治思维。

结 语

直到 20世纪末，美国政治文化发展都利于美国的线性上升。进入 21世纪后，美

国面临着发展轨迹的逆转。由于长期在顺境中成长，突然陷入逆境极易出现迷惘、慌

张和混乱，进而对政治文化转型产生深远和长期的影响。目前，美国政治文化中出现

的极端化、道德化发展便是明显例证，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中的“特朗普现象”“桑德

斯现象”便是生动体现，特朗普就任总统后的一系列引起广泛争议的政策则体现出

当代美国政治文化转型的现实影响。

就外交战略的影响而言，当代美国政治文化转型的核心问题，是在美国发展态势

完全不同于过去二百余年的背景下，美国是否仍坚持自身是例外的，抑或美国将变成

一个普通国家? 一方面，美国政治文化的客观物质环境及其未来发展趋势均表明，美

国正日益地不那么例外; 但另一方面，美国对这一客观态势的理解充满着不确定性，

对其内政外交都将产生着重大的影响。

潘亚玲: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 本文责任编辑:魏红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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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policies during the campaign and since the election，is the main reason
why the United States today is more divided than at any time since the Viet-
nam War．

Contemporary Transition of American Political
Culture Pan Yaling ( 44)……………………………………………
Within 30 years after the end of the Cold War，the people in the U．S． has
experienced a drastic swing from exciting “end of history” to annoying
“Ｒepublic of Fear．”America is undergoing a historic transition，which
greatly affects American political culture，moving it from traditional consen-
sus building to extremist confrontation． Such changes are reflected in all
three dimensions of political culture，namely，political value，political in-
stitution and political behaviour． Current wave of transition of American po-
litical culture further amplifies the impacts of US institutional rigidity and
social fragmentation on the culture itself．Considering the fact that the U．S．
is facing a reversion of American development trajectory，there are huge un-
certainties both in the transition of American political culture and in Ameri-
can domestic and foreign policies．

AＲTICLES

Labor，the Market，and the US All-Volunteer
Force Beth Bailey ( 60)………………………………………………
In 1973，the United States ended its 33 year reliance on military conscrip-
tion and moved to an All Volunteer Force ( AVF) ． While there were multi-
ple reasons for this shift，many of those who designed the transition rejected
the idea that military“service”was an obligation of citizenship，insisting
that it should instead be defined as labour． In this design，military ranks
would be filled，like other forms of employment，through the labour mar-
ket． The Army turned，by necessity，to the market，and in often creative
ways． But the loss of the draft was difficult for the Army． In the wake of the
war in Vietnam，an institution that was wracked by internal crisis and held
in poor public esteem needed to recruit between thirty and forty thousand
people each month． Army leaders undertook internal reforms and commis-
sioned high profile advertising campaigns． Ｒelying on the labour market，
the Army discovered that“some of〔its〕best men were women，”and that
African Americans ( who suffered in the civilian labor market) were more
likely to enlist than white Americans． But the overall“quality”of recruits
declined throughout the 1970s and—as geopolitical tensions escalated in
1979—leaders saw an Army in crisis． That was due in part to increa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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